
徐州农村一名八孩的母亲脖子上拴着铁链（左）与孩子的父亲董某民（右）。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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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八个孩子的女人，人们说她疯了：丰县事件和一场对拐卖妇女的舆

论清算

“还是疯妈妈们只有被打时才是疯的，只有生女儿的时候是疯的，只有不听话的时候是疯的，不然为什么大家都不
怕她，要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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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妇女 女权

“正能量”视频中被发现的“拐卖妇女” 


1月28日，一条关于中国农村八孩母亲的短视频在微博上引起网友热议。视频中的女子穿着单薄，手中拽

紧一把筷子，脖子上拴着铁链，被锁在一间老破土房里，脏乱的炕子上还有一碗冷掉的饭和馒头。该视频

由抖音用户（@徐州一修哥）拍摄于江苏省徐州丰县欢口镇董集村的一家低保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

地低保标准，可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于1月27日晚11点多发布。


当天的气温接近零度，该博主上前向女子询问“冷吗”，并称“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女子点点头。随

后，他从堆满阁楼的旧衣物中挑了一件粉色童装棉袄，为女子穿上。据悉，这些衣物是由志愿者等爱心人

士捐助。

28日凌晨，有豆瓣网友发布帖子称，在抖音上看到一位八个孩子的妈妈被男人“像狗一样拴着”，并提及了

该抖音视频评论区中的传言：“他们村的人说孩子妈妈来的时候有学历，会说英语”，“孩子爸爸把她打傻

了”，“不听话还拔她的牙齿”。


早上10点，认证为“知名娱乐博主”的微博帐号@铁酱酱酱酱 曝光了此事，并附带了豆瓣贴文和抖音视频的

截图，迅速引发了社会舆论。此后，“会说英语”、“被拔掉牙齿”成为了这场舆论漩涡中伴随该女子的标

签。

当天18时47分，在舆论发酵了一下午后，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在微信公众号“丰县发布”上通报情况说明

称，该女子名为杨某侠，于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志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同时指出，杨某

侠患有精神疾病，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然而目前，杨某侠的年龄仍是未知。

在官方第一次通报之后，@铁酱酱酱酱 发布的微博被平台标注了提醒，“官方通报生育八孩女子情况：不

存在拐卖行为，已对其进行救治”。官方第二次通报后，这一平台提醒后又改为“当地已就此事件发布最新

通报”。

实际上，在微博网友热议之前，这个家庭已经因低保户的身份得到了不少志愿者、自媒体博主的关注。不

过，其关注点均聚焦在赞扬董志民养育八个孩子的艰辛和父爱等正能量宣传。

据网友保存的视频片段显示，今年1月5日，“徐州一修哥”就已拍摄过这户家庭。在当天的视频中，他正向

蹲在地上吃饭的男人询问姓名 “董什么？”“董X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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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地上吃饭的男人询问姓名：“董什么？”“董X民。”

目前，“徐州一修哥”开通了新抖音账号“一修哥（正能量）”，其拥有3万粉丝的原账号已被平台封禁。此

外，“徐州一修哥”也拥有西瓜视频账号（抖音和西瓜视频均为字节跳动旗下业务，西瓜视频于2021年11

月并入抖音）。除了抖音，也有自媒体博主在快手上发布相关视频。

据“苏北农情”于去年12月8日发布的报道，2021年12月5日，丰县红十字会、城管局、老干部所的志愿者

曾为董志民家举办了捐助活动，共筹得3500元及数件衣物。此外，也有不少博主自发前往董志民家捐赠食

材和生活用品，并拍摄“正能量”视频。虽然评论区中存在质疑的声音，但并没有掀起太大水花。

由于前往董志民家中的自媒体和爱心人士较多，这些短视频的内容呈现出同质化趋势，大多集中于展现物

资帮扶现场、介绍每个孩子的姓名年龄、董志民分享育儿心态和期待，以及向爱心人士的感谢等。此外，

董志民的80岁母亲也曾出现过在视频中，但八个孩子的母亲一直没有出现过，有网民在视频评论区提出疑

问，“咋没见过孩子妈妈呢”。

这些视频显示，最大的孩子23岁，名为香港，在外打工。老二“航天”与之相差较大，只有10岁，其他孩子

分别取名为金山、银凤（女孩）、银山、银行、国库、国际。

2021年12月31日，有自媒体博主发布了拜访董志民家的视频。当董志民被询问，要是再有小孩是否还要

生下来、最多能要多少个小孩时，他表示，要生下来，“有几个要几个。”

今年1月5日，该博主再次发布了在董志民家拍摄的视频，并在文案中称：“大家一直关注的八个孩子妈妈来

了。”视频中，杨某侠身穿深黄色棉袄出现在院子里，身边还有董志民和几个孩子。当镜头对准杨某侠正面

后，该博主评价：“你看看妈妈多俊，你看妈妈长得多漂亮。”随后，杨某侠在镜头前说了几句明显带有方

言口音的话。

在该事件引起群情激愤后，有微博网友在1月29日搬运了这个视频，并指出视频中的杨某侠说的可能是

“远，远，咋可能走，不可能走”，“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条微博得到了7.6万的转发，有网友从杨某侠的

口音判断她应该是来自北方。

此前，董志民还接受过来家中拜访的自媒体博主访谈，当被问及孩子的长相随谁时，董志民表示：“管他随

谁去，哎，他只要喊我爸都管。”而后提及养育八个小孩，董志民又称：“还是要人，要那么多钱干啥，钱

是人挣的，有人才有一切，才有钱。”

“现在生活困难的，也不代表以后......小孩长大了就好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小孩大了就行啦。我相信，

小孩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董志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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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晚8点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芈月传》作者蒋胜男发布消息称，“女子已入精神病院治

疗”，“8个孩子由政府分别安置”，“当事人的处理或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当地相关部门会调查处置”，且后

续正在调查。

1月30日23时46分，丰县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表示，1998年6月，在江苏省徐州欢口镇和山东省鱼台

县交界处流浪乞讨的杨某侠被董志民的父亲收留，此后与董志民登记结婚，且“杨某侠”系董志民所取的姓

名。当天，杨某侠被市县两级专家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在医院接受治疗。此外，该通报还提及了董志民

家庭自2014年5月至今收到的政府和民间资助。

针对董志民用铁链囚禁杨某侠一事，通报表示，杨某侠从去年6月以来病情发重，为防止犯病时伤人，董志

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精神状态稳定后便将锁链拿下”，由于该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对董志

民开展调查。

而对于董志民是否涉嫌拐卖一事，通报称调查中未发现有拐卖行为，并表示公安机关在2020年11月已经

将杨某侠DNA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

比中亲缘信息。

集体应激：没被拐卖只是一种“运气” 


关于“杨某侠”（实际上是其“丈夫”董志民起的名字，并非本名）是谁的线索在不同社交平台出现，被大量

转发，部分又遭遇删帖。

1月28日，有不同网民指认当事女性是在15岁时被买去的，遭遇过殴打，并被董志民和他的家人性侵。这

些线索来自匿名的聊天记录，难以求证。有网民将当事人的照片和寻亲网站“宝贝回家”上名为“李莹”的失

踪儿童对比，认为“眉目有点像”，这条微博被转发了超过24万次。网民在短视频中逐帧寻找人物特征，和

李莹的照片进行对比。李莹已去世的武警父亲思女成疾的故事和杨某侠的故事被拼接在一起，触发了更多

的悲伤和愤怒情绪。

大量旧闻被重新翻出，以说明拐卖女性作为生育机器并非孤例。比如2006年《内蒙古晨报》报道的曹小青

的故事，四川女大学生曹小青被拐卖到内蒙古，被迫结婚生子。家人两年后找到后，并没有接回曹小青。

报道写道：“之后十几年，曹小青又被卖掉过好几次，被虐待、被做父子三人的共妻、身怀六甲的时候仍然

被殴打。”

一本1989年出版的书籍《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也在微博传阅，其中提到“1986年以

来”，被拐卖到江苏徐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万人，该书提到很多基层干部、政府公务员、警察都是拐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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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 到 苏 县 妇 共 万人 该 提到 部 政 公 员 都是拐

业链的同谋者和买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公众号RUC新闻坊发表了《被拐的她们：1252段被标价的人生 |数说》的数据新

闻报道，其中的暴力细节怵目惊心，买卖妇女的标价中小于1万元的出现频率最高。此外，大量“捡到精神

病老婆”的新闻报道，也印证了拐卖现象的普遍。

普通人的被拐卖经验口述也散落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有关自己的妈妈被拐卖、自己认识的女性被拐

卖、自己差点被拐卖的故事，发生在车站、马路上、学校门口等地点，不分白天还是黑夜，构成幅员辽阔

的中国拐卖地图。

尽管1月28日丰县第一次通报后，官媒《光明日报》在微博用蓝底白字（常为警方所用的制式）的图片报

道了这一结果，“不存在拐卖行为”几个大字醒目地居中。“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在许多争议事件中都起到

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但这一次却引起更多的质疑声音。

“幸运”和“运气”成为许多女性表达愤怒、恐惧的词汇。“我经常会害怕自己哪天走在路上被停在路边的面包

车一把拽进去，从此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又多了一个年轻可用的子宫。看新闻就知道

不是杞人忧天，只是我幸运到现在而已，我又能幸运多久呢？”一个微博网民写道。“越来越觉得我活得侥

幸，我是妈妈坚强保我、没有被流产的女孩；我是十几岁独自上下学却没有被掳走的女孩；我是可以有机

会读书、不必拿人生换彩礼的女孩。”另一个微博网民写出了女孩希望度过“普通”的一生可能经历的变故，

被转发了近两万次，引发普遍共情和集体应激。也有网民指出，这种广泛的共情得益于丰县当事女性“面容

姣好、会讲英语”的中产阶级属性。

舆论情绪最凄厉的时刻，是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1月29日、1月30日写的自己和母亲分别被多次

拐卖的经历，其中母亲作为精神病人不断被毒打、强奸、贩卖的遭遇字字泣血。马泮艳在文末发出有力质

问：“还是疯妈妈们只有被打时才是疯的，只有生女儿的时候是疯的，只有不听话的时候是疯的，只有做得

比牛少，吃得比鸡多的时候是疯的，不然为什么大家都不怕她，要捡回家？妈妈是精神病杀人犯，放回村

里，大家都不怕死吗？不就是因为都知道疯妈妈是怎么疯的，疯起来是怎么样，所以敢捡去生吗？”

两条微博合共被转发了17万次，一位网民点出，贩卖和强奸马泮艳的人迄今未受法律惩戒。 


“粉红女权”的动摇：消灭了贫困，为何消灭不了妇女压迫？ 


集体情绪中的一部分转变为对执法、司法系统和基层政府不仅无能、而且是包庇网络中一环的质疑。《人

民日报》2015年报道湖南邵阳“无妈乡”的新闻，报道着重描写100多名孩子因妈妈逃婚或改嫁而“失母”的

悲剧，并呼吁这些被拐卖的妈妈回来照顾家庭。网民愤而指责官方媒体完全无视被拐卖妇女利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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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人民日报》随后悄悄删掉了该条报道的帖文。

这种正能量叙事有其传统，改编自被拐卖后做了乡村教师的郜艳敏事迹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也在

本轮讨论中被提及，和丰县宣传部第一次回应事件时提到的“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确保过上温暖的春

节”形成互文，完全错置的处理方式（拐卖女性的人不受惩罚反而得到援助，女性因认命而得到名誉上的嘉

奖）引起新一轮愤怒。

微博网民@既生瑜何弃疗 的质疑指向了后疫情时代的选择性治理：“这两年很多人让渡了隐私权和人身自

由，牺牲物质的报偿，牺牲与亲朋的团聚，披露海量私人信息，让行政力量触及生活的边角，就是为了想

象中更健康更安全的未来。可事实上人们会急忙揭发回村不报告的老乡，却默许甚至包庇邻里长年苛待女

性的恶行，在此处草木皆兵，在彼处不闻不问，何以割裂至此。但凡那位女士是密接就会马上被安置到有

饭有暖的隔离点吧，但凡是 ‘恶意返乡’就会被接走盘问家住何处吧，为什么管不到，为什么。”

还有网民提到计生办曾经深入宗族社会深处抓超生户，民警捣毁贩毒村庄、镇压上访民众的雷利风行，以

此质疑官方的不作为，以及对抗流传已久并似乎已被“证伪”的一种叙事——农村社会的势力盘根错节，由

中央出发的行政力量在地方会失效。

刑法学教授罗翔从量刑的角度出发，讲“被拐卖的妇女价值不如两只鹦鹉”的视频也广为流传。司法救助渠

道显然不起作用产生的无力感，甚至让一向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粉红女权主义者”也产生了动摇。“我不相

信，我们的国家如果拿出消灭贫困和疫情防控的决心和力量无法消灭那些再表面不过的妇女压迫。没有做

到，只能说明没有做。”一位微博网民说，“我感到失望是因为我爱国爱党，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相

信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一批从理想层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女性网民遭遇了挫折——一个网民说，“但凡

是个真的共产党员哪个不是男女平等支持者”，于是她不理解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

无力和失望进一步引发舆论对激进女权主义的自救方案的认同，一则妻子反杀丈夫雇来刺杀她的杀手的国

外新闻被大量转发并称为“阳间新闻”。女性积极锻炼身体以在关键时刻能以暴制暴，作为一种女性集体行

动方案被不同的意见领袖提出，并得到许多响应。

难以反转中的舆论“反转” 


事件的舆论反应以1月28日为分界点，此前只在短视频平台作为猎奇正能量故事被营销，而1月28日事件

在豆瓣、微博引发关注后，舆论上几乎是一边倒地同情当事女性、谴责董志民和不作为的政府。即便是一

向擅长为当局说话的胡锡进，以及以在舆论场“带风向”维护当局的民粹意见领袖，也几乎都站在了当事女

性的一边。

曾为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建制派微博大号@江宁婆婆 ，也只能从舆情处理的角度为丰县政府说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4259583/


曾为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建制派微博大号@江宁婆婆 ，也只能从舆情处理的角度为丰县政府说好

话：“当地做没做工作，我相信是肯定做了，而且工作量应该不小，但你落到纸面上，就剩下图里这180个

字。”

在女权主义被官方视为境外反华势力的背景中，这种一边倒的情况是罕见的，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讲述

拐卖妇女的电影《盲山》的主演黄璐打破了这个局面。1月30日，黄璐在微博否认拍摄《盲山》期间，有

村民曾要买她的说法，以及否认电影中的当地演员是被拐卖妇女的传言。但又有网民从过往的新闻报道中

发现电影的导演李杨、以及黄璐本人曾经确认过这些传言。由此有了关于电影《盲山》的网络罗生门。

原本无处着力的民粹意见领袖@地瓜熊老六、@亿利达雷之怒 等人开始发力，将已经逐步深入的讨论和积

攒了几天的集体愤怒情绪，转变为“造谣了吗”的文字捉虫游戏，并以此反击女权主义意见领袖。

丰县事件由一瞥而过的短视频中的几秒镜头开始，发展为对拐卖妇女的集体共情和对男权社会的整体清

算。事件引发的集体情绪由旧年跨入新年，又被网络空间治理的多重手段尝试消灭。

微博网民@管鑫Sam 邀请人们重读鲁迅的小说《祝福》：“鲁迅先生写下祥林嫂历尽买卖胁迫、反抗失败

之后絮絮叨叨的样子，是深刻的同情。而后世对这个人物的讥讽挖苦，却也是对这个人物命运最 ‘完美’的

补充和注脚。” @管鑫Sam 提到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用“祥林嫂”来讽刺外国政客，第二天又删去了这

句话。

https://weibo.com/5400431801/Ld3njAxgo?from=page_100505540043180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https://weibo.com/2580993704/LdhiD4Nio

